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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 晓

想让我说啥呀～～（慧观法师、邱高兴老师：你随意说就行）各位菩萨已经说了三个半小时

了……

我们是佛学院的实际操作者，学者是理论研究者，理论务虚确实也很重要，谁要是说理论务

虚不重要的话，那他就是短视。不过，我是实际操作者，也知道实际操作与理论务虚中间的差距，

这是不能无视的。这中间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记。很多事情，不是我们不做，而是真做不成，要是

强行去做，那就是违法。要做成一个事儿，是需要好多缘份的——比如说杭州佛学院的二期工程，

市长亲自来佛学院协调，把相关机构都叫到这儿现场办公，现场办公会来这儿亲自两次，我都在，

还让我到市政府去现场汇报过一次，当时各机构都表态支持，但到后来去办手续的时候，办事员

根本不认这会议纪要，到现在了也没有办成。这是能够打眼看见的，日常中的具体细节，看不见

的更多，不光你们不理解，甚至教内都不理解。

大家说的学术问题，其实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，我们必需得做，佛学院不做谁来做呢？让寺

庙去做啊～～这就是佛学院的责任！说学术会妨害信仰，基本上可以说是鬼扯，这是学术没做好

的缘故，做好的话，只会增进你的信仰。作学术是在给佛教争话语权！以前的时候，历史呀啥的，

是谁在写？都是知识分子在写，儒释道三家的时候，佛教基本上进不了正史，人家儒家在写历史

嘛～～写你佛教干啥？儒家的事儿都写不完。我们把学术做好，历史我们来写！咋样才算把学术

做好了？一定要把学术上升到思想的境界，比如说汤用彤先生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，确

实做得很好，也仅只是史料梳理得好，但凭这个，他只算是个学问家，算不得思想家。

我们有一个不对的观点：现在人不如古人，这是不对的，我们绝对不比古人差。佛教的历史，

就是高僧的历史，我们佛教的《高僧传》，几部僧传，算下来也就记载了六千多人吧～～不多的！

而且高僧在活着的时候，哪是好人呀～～明朝四大高僧，好象都坐过牢吧？在当世，坐牢就是犯

罪！你一个罪犯，怎么可能说你是好人呢？但人家是真的高僧！太虚法师，活着的时候，他做成

过啥呀～～一次次地失败。在净慈寺当个方丈，都能被轰跑。这可以说是相当地失败。现在的真

禅法师，活着的时候不是被说来说去吗？但去世的时候，当时说人家不好的人，也写文章纪念人

家。多少年以后，当时说人家不好的人都死了，只剩下纪念人家的文章在，那么，人家就是一个

好人、高僧。一样的道理。我们其实不差的，不要老以为我们差，我们得有信心：再写高僧传，

不把我写上，你的高僧传写得不圆满！谁活得容易？这就是世间嘛～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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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破除这不对的观点，在佛教史中就要确立新的史观，佛教史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写，才能充

分表达我们的观点，这是不能由别人代劳的。而要做成这件事，首先是我们要有写好历史的能力。

所以，学术我们一定要做，而且要做好，象历史的史观，真的没有写好，写得差不多都是给

佛教泄气儿的，这样的历史要它干啥？但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自己写不出佛教史，就只能任由别

人来写，丢失了话语权，现在话语权都没有嘛～～这就是学术做不好的后果。我可希望有个新的

佛教史，一直没有见到，我自己功力不够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自己写了。

还有一个，有人要求佛学院要注意身教，说言教不如身教。不要听他们的——这话只在这儿

说说就是了，而且我也没有说法师、老师们要刻意做坏。

我在杭州佛学院，捡垃圾十年，从佛学院搬到法云校区就开始捡，我坚持了差不多有十来年，

一个人跟我学的都没有！为啥？我岁数不够嘛～～我现在已经有小五十了，但还是不行。如果我

是八、九十岁，一半百岁，我只是偶尔去捡一下子，要是再能坚持上十天半月，一定行。祖师说

“一日不作一日不食”，你还以为呢～～要是真的不吃，他咋活那个岁数的？这仅只是一个态度

而已！

黄夏年教授插话：所以要保养好身体。

对，你岁数大，在差不多水平的人中间，他们都死了嘛～～你自然就是权威了！这是韩老师

给我说的……

所以，啥样的身份、年纪，就说啥样的话，就做啥样的事儿，这才中。学僧是以学为主的，

在学法的过程中，会提高他们对佛法的认知水平，改变他们的观点和行为，所以对佛学院教书的

法师们，一定要求他们能把课教好、说圆满，就中了！

可惜，现在中国佛学院，和尚也已经实行六十岁退休，我还真不知道佛学院该咋整～～

讲课学生不愿意听的问题，这是正常现象，讲课不同于演讲，要有轰动效应，要煽情，谁都

没有办法。因为他要听你叨叨四年呢～～如果只是一个讲座，或者只是三、二天，我一定能够搅

得让大家热血沸腾的，我有快三十年的教书经验了，要是这点儿能耐都没有，我白做了。但这是

四年啊～～谁能有多少新鲜见解呢？一个人一辈子能有一两个拿得出手的成果，就已经是很好的

了！社会学校不也这样吗？这不能怨佛学院学生差。教授来佛学院讲座也一样，王雷泉老师来讲

得大家热血沸腾的，但过去以后也还是照样。王教授在复旦对本校学生讲的时候，同样的情形。

学生就是这样的年龄段儿，我们不一代人，有代沟嘛～～当年我红的时候，还没有他们呢，现在

我不理解人家，说不到一起，也正常。

说到待遇，没有办法的——我们现在都觉得佛教不差钱，鬼话而已～～说实在的，有几个大

和尚确实太招摇，让人觉得佛教很有钱似的。哪一个佛学院经费宽裕？各佛学院的具体财务我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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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道，不过在杭州，经常给省民宗委打交道，能听到说普陀山佛学院一年有三千万，不过是包括

维修经费，浙江佛学院说是近多年一年有二千万，杭州佛学院差不多一年有一千万，其他的佛学

院能转开圈儿就不错了～～我到了河南佛教学院，才知道经济状况是如此的说不出口。

当年我为了批佛学院亲自跑北京好多次，当时国宗局相关领导说，一级级的手续绝对不能少，

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：批出来一所佛学院，各地方政府是要拿相关配套资金的，可是比如杭州佛

学院，浙江省民宗委给过钱吗？那些年赵书记一年给三万的图书票让佛学院自己买书，但后来变

成了规定只能在晓风书屋买，他们来结帐，再后来干脆成了直接送书给我们，但送的是啥书，全

是政治类的，与国家领导人相关的书。我能不要吗？钱到哪儿了？只能问他们去啰～～

所以，刚才徐教授、扬教授说的五十万、八十万，佛学院真拿不出来给你一个人一年这么多

钱。所以，佛学院的法师们、学生们，真的不容易，各位老说佛学院师生差，是真没有在内心里

体会到佛教的现实，被文献挡住了——咱们都是写书人，都知道书中间写的，其实只是真实的一

部分而已。我们得把文献剥开，才能见到实际情况……

一所佛学院，几十人到百多人，承担了多少任务～～社会大学，有几千几万人，浙大有四、

五万学生，比如说一场讲座，我发个海报，总能来几十个、上百个人听的，这是多大的比例，一

百比五万——不过，我也在浙江大学听过一个讲座，只有二十多个人听的……佛学院总共就几十

个人，要是让大家自选的话，基本上讲座是没有人来听的，所以我们只能要求大家都来听，当然

效果不好了～～佛学院学生还承担了很多学习之外的任务，比如说世界佛教论坛、讲经交流会等

这样的政治任务，这排练任务可重了……

所以，有时候我想，我们自己慢慢培养一些能写的学者型法师，甚至思想家法师——才是正

途，至于现在不少大和尚请外人写，给算做是自己道场、佛学院的成果，这只能是一时之用。能

不能自己培养成功，谁知道呢～～至少这二十多年了，跟我学习因明的，毕业后还在作因明的，

只剩一个了……

这是大家提得多的几个问题，我也就是这点儿想法。


